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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网络发展速度加快，
个人空间、论坛、博客，处处都有
它们的渗透。叶痕很忙，搜到一
个色情网页后，往往会发现包含
其他色情网址的链接，顺藤摸瓜，
每次都能举报一长串。另外，一
些网页的留言中也经常贴有一个
网址，“什么都不说，就一个网址，
但都是年轻男性，你懂的。点进
去八成是个黄色网站。”对色情网
站的研究，让他能更加得心应手

地进行举报。和刚开始每个月完
成 25 条举报量都有困难不同，
2009年时他举报了 2000多条，之
后的几年里，每年都有 1000 多
条。叶痕坦言，“都是这个年龄
嘛，相对更明白怎么能搜到黄色
网址，周围人也会说起啊。”

过去这几年，姚远每年也举
报1000多条。在姚远举报的不良
信息中，门户网站中的黄色信息
占 2/3，“因为都是分散在不同地

方，一个就是一条举报，而色情网
站，一整个网站虽然包含海量色
情信息，也只算一条举报。”

举报了8年色情信息，互联网
也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道高一
尺，魔高一丈。叶痕和姚远们孜
孜不倦的努力，并没能完全消灭
网络色情，网络色情信息经过变
种，有了新的发展，这让叶痕忧心
忡忡，“我亲身感受到的，现在通
过QQ、微信等网络工具招嫖的很

多，而且随着对实体色情业打击
力度加大，网络色情也越来越隐
蔽，查起来越来越难。”另外，有的
人通过微信朋友圈等方式发色情
内容，和QQ招嫖一样，这类封闭
的通讯工具，无法通过搜索引擎
来查到，这更加凸显了一个叶痕
早已意识到的矛盾，“我们心有余
而力不足啊。”他们呼吁加大人力
的同时，着手研究应对新形势的
措施。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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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网络“鉴黄师”

日前，首都互联

网协会再次大规模招

募网络志愿者，专门

举报网上不良信息。

目前，这支特殊的“兼

职队伍”已达 3000

人，之所以说特殊，是

因为他们负责监控举

报的信息大多涉黄，

他们为什么要加盟这

样一份特殊的志愿工

作？这一切又会对他

们本人的日常生活产

生怎样的影响？北京

青年报记者对这些志

愿者进行了调查。

在某机关做行政工作的叶痕
（化名）最近有些清闲，因为净网
行动开始一个多月后，网络不良
信息大幅度减少，31岁的他说起
话来带着机关干部的成熟和稳
重。他坦言此轮网络扫黄力度挺
大，以前他下班后的业余生活中，
经常刻意去找一些不良网站，但
现在“还真不好找”。

2005年，还在大学学习法学
专业的他看到北京网络媒体协会
（首都互联网协会的前身）招募网

络监督志愿者的公告，他写了一
篇对当前网络文化的认识和感受
提交上去，一年后他收到通知，正
式成为了网络监督志愿者，这一
干就是8年。

说起当初成为志愿者的原
因，叶痕说自己爱玩游戏，经常突
然弹出一个小窗口，里面是赤裸
裸的人体照片或者带有声音的色
情动画。他坦言自己已经是成年
人了，看到后没什么大不了的，身
边也没有人因为看过这些就受到

明显伤害，但他更在意可能的伤
害，“你怎么保证未成年人不会看
到？”他认为自己的正义感和责任
感也许比别人多一点，而且每个
人愿意为自己想做的事情付出的
努力程度不一样，“就像很多人喜
欢动物，但不是所有人都会投身
动物保护组织一样”。在他看来，
这和加入其他任何志愿者组织没
多大区别，只是“涉及色情，多一
些猎奇吧”。

两年后，在一家网络公司工

作的姚远（化名）也加入了这支队
伍，上学时拿过网络竞赛奖的他
更多从网络安全角度考虑，他遇
到过由于浏览色情信息而感染了
挂在那些网页上的病毒，造成网
络游戏账号被盗、网银被盗、电脑
瘫痪的例子。

他发现几乎每个色情网站都
有木马，影响上网安全，这些危害
不是潜移默化的，是实实在在的，
必须清理。

刚入行的叶痕，坦言自己是
摸着石头过河，有关部门希望他
们每月能完成不少于25条不良信
息的举报，这让刚入行的他颇感
吃力，只靠随机发现可能完不成
任务。

没有专门培训，提高全靠悟
性。搜索引擎成了他的得力帮
手，他通过搜索引擎设置诸如“露
点”、“走光”、“激情”等关键词，随
着色情内容越来越难找，关键词
词库也在不断增加。

搜出的色情画面，经常让叶

痕颇为尴尬，所以他从不在办公
室做这件事，而是在家里，周围没
人的时候做。

虽然叶痕认为自己从事的事
业很正义，但他没有告诉过自己
的父母，“你自己生活的所有内容
都会汇报父母吗？没必要啊。”后
来女朋友知道了他干这个事情，
也比较担心，主要是怕因为举报
遭到报复打击，也怕看多了不良
信息受到坏影响。他不得不和女
朋友解释，举报工作有规范的程
序，“看多了没什么感觉了，不会

说发现一个色情的盯着看半天，
发现就很快按流程举报。”但做这
些时，他还是会避开女朋友，“毕
竟是不良信息”。

姚远因为这项事业，在和朋
友的日常相处中，也有过尴尬的
时候，有朋友质问，“我们年轻男
性看色情网站是正常需求，你举
报了让我看啥？”还有人犀利地质
问他，“你不看吗，为啥还举报？”
姚远说自己不会理会这种歪理，

“自己看去呗，别在公开空间里传
播。不要求所有人理解，只要认

定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就行。”还
有朋友会跟姚远开玩笑说，“你因
为这个比别人知道的网址更多
了，私藏了吧，给我们分享分享
呗。”他觉得这是年轻男生的正常
玩笑，可能带点低级趣味，但也一
笑而过，不会辩驳。

和朋友们略带恶趣味的玩笑
不同，网上谩骂的更多，姚远说自
己看过这些言论，“生闷气完全没
必要，哪辩得清楚，你辩赢一两个
人又有什么意义。他骂他的，我
做我的。”

叶痕说，按照规定，举报的条
数，“是你举报之后被有关部门认
定确实是不良信息才算数，”这就
要求他们除了加大举报数量外，
还要提高命中率，“说白了就是对
到底算不算色情判断要准一
些”。目前并没有对色情信息的
明确界定标准，实践中基本凭借
个人认知来判断。

叶痕刚开始有过多次被驳回
的经历，他认为“已经很黄了”却
没被认定，他总结的原因是它们
没“赤裸裸地露点”。他的经验是
集中精力找极端的，放过游走在
边缘地带的，“比如露点，有些掩
盖的就是打擦边球，重点找那些
全部暴露得赤裸裸的”。另一个是
图文并茂，他认为文字可能有暧

昧，色情图片判断起来相对容易
些，他举报的八成是图片。

姚远的经验也是重点找“露
点”的，按这个标准，他没有举报
过一些社会炒作热点，“热点炒作
事件都有团队幕后负责，他们最
擅长的就是打擦边球”，比如，他
认为干露露虽然有伤风化，但不
违规，“人家专门炒作，会巧妙规

避的，”对于这类擦边球，他也没
辙，“看多了只当笑话看”。

叶痕说自己现在举报的命中
率起码在 95%以上。姚远第一年
举报命中率只有六成，现在则接
近百分之百，他的经验也是先举
报特别露骨的，但困惑就是往往
会让一些打擦边球的不良信息成
为漏网之鱼。

色情信息愈发隐蔽 工作方式需改进

对干露露这样的“擦边球”只能干着急

不敢在办公室“鉴黄”也不让女友帮忙

干了8年志愿者“鉴黄”为保护未成年人


